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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海
城
的
旗
袍
展
覽
，
是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走

進
社
區
的
展
覽
。
要
說
很
好
看
，
也
不
算
，
且
展

場
小
而
人
多
，
空
氣
混
濁
，
櫥
窗
人
頭
湧
湧
，
看

之
令
人
卻
步
。
真
正
好
看
的
服
裝
歷
史
展
覽
，
還

數
年
前
港
島
東A

rtistree

的V
ivienne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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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d

回

顧
展
和
沙
田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法
國
時
裝
展
，
倒
不
是
因

為
品
牌
名
氣
大
，
而
是
策
展
人
背
後
的
細
緻
心
思
，
是

今
次
見
不
到
的
。
我
常
覺
得
，
走
進
社
區
的
東
西
，
不

一
定
要
粗
淺
；
庶
民
對
文
物
歷
史
的
感
應
，
也
不
一
定

比
經
常
出
入
博
物
館
的
人
遜
色
。

旗
袍
之
於
我
們
這
輩
，
曾
經
有
過
日
常
意
義
，
因
為

由
小
學
一
直
到
中
三
中
四
左
右
，
學
校
的
女
教
師
幾
乎

一
半
都
穿
旗
袍
上
學
。
不
要
以
為
只
有
︽
花
樣
年
華
︾

的
張
曼
玉
穿
旗
袍
才
好
看
，
其
實
旗
袍
的
基
本
形
態
制

約
性
極
強
，
一
般
女
性
，
即
使
中
年
發
福
，
甚
至
上
了

年
紀
，
穿
上
旗
袍
也
能
表
現
基
本
的
線
條
美
，
你
看
潘

迪
華
近
廿
年
在
電
影
裡
的
身
影
就
知
道
。
我
們
的
母
親

在
那
個
年
代
，
即
使
到
了
五
六
十
歲
，
要
出
席
甚
麼
嫁
娶
婚
宴
，
也

一
定
選
旗
袍
套
裝
，
比
現
在
的
西
裝
套
褲
細
緻
多
了
。

我
們
初
中
時
期
的
年
輕
女
教
師
，
特
別
是
教
國
文
中
史
以
至
西
史

的
，
多
是
穿
旗
袍
套
裝
上
課
，
或
棗
紅
、
或
粉
藍
、
或
碎
花
，
配
半

跟
皮
鞋
。
有
時
天
氣
太
熱
，
旗
袍
不
加
外
套
，
卻
在
襟
頭
塞
條
花
手

帕
，
以
備
不
時
之
需
。
教
國
文
中
史
倒
還
罷
了
，
但
穿
旗
袍
教
法
國

大
革
命
，
講
二
次
大
戰
的
遠
因
近
因
，
我
現
在
還
很
有
印
象
。

記
憶
中
，
當
時
的
女
教
師
有
兩
類
：
一
種
是
永
不
穿
旗
袍
的
，
多

是
番
書
女
，
穿
活
潑
洋
服
，
像
時
裝
雜
誌
走
出
來
的
，
走
在
潮
流
尖

端
；
另
一
種
也
很
年
輕
，
但
基
本
穿
旗
袍
，
偶
然
穿
簡
單
西
裙
。
現

在
回
想
起
來
，
前
者
像
邵
氏
青
春
歌
舞
片
，
後
者
似
費
穆
的
民
國
電

影
，
卻
可
共
存
。

奇
怪
的
是
，
到
了
一
九
七
六
至
七
八
年
左
右
，
即
我
們
上
預
科
的

幾
年
，
女
教
師
突
然
不
穿
旗
袍
了
，
改
穿
洋
裝
，
粗
黑
框
眼
鏡
也
不

見
了
，
個
個
配
隱
形
眼
鏡
，
或
換
了
金
線
眼
鏡
。
女
教
師
漸
變
﹁
熟

女
﹂，
裝
扮
卻
越
發
年
輕
了
。
旗
袍
正
式
從
港
女
的
衣
櫥
退
下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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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穿旗袍講革命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年
輕
時
看
過
一
部
︽
作
家
膩
事
︾
的
書
。
其

中
有
一
段
怎
也
忘
不
了
。

話
說
胡
適
早
年
是
個
名
副
其
實
的
煙
民
。
夫

人
江
冬
秀
既
煩
且
厭
，
拒
絕
吸
二
手
煙
，
但
苦

勸
苦
吵
，
胡
適
一
於
借
了
聾
耳
陳
隻
耳
，
毫
不

理
會
，
照
樣
吞
雲
吐
霧
。
江
冬
秀
終
於
想
出
一
法

子
：
拒
絕
渾
身
煙
臭
的
胡
適
登
床
，
連
接
吻
也
緊
閉

雙
唇
。
胡
適
不
得
親
香
澤
，
﹁
慾
火
焚
身
﹂，
終
於
將

煙
戒
除
了
。

此
事
是
真
是
假
，
已
難
求
證
。
但
對
此
類
﹁
世
說

新
語
式
﹂
的
文
人
逸
事
，
自
小
就
愛
看
，
也
做
了
不

少
筆
記
。
過
癮
之
至
。
遇
上
這
類
的
書
，
必
買
之
而

後
快
。

日
前
，
書
肆
購
得
劉
仰
東
的
︽
去
趟
民
國
：1912

—
1949

年
間
的
私
人
生
活
︾︵
北
京
：
三
聯
書
店
，
二

○
一
二
年
一
月
︶，
又
看
到
當
世
的
︽
世
新
新
語
︾

了
。
書
分
十
八
個
題
目
，
如
男
女
、
飲
食
、
居
所
、

癖
好
、
性
格
、
交
遊
、
恩
怨
等
，
列
舉
一
眾
名
人
聞

人
的
私
生
活
，
娓
娓
道
來
，
閒
時
翻
閱
一
段
，
賞
心

樂
事
。
如
說
曹
聚
仁
的
韻
事
，
抵
死
纏
綿
尤
勝
胡
適

那
段
。

抗
戰
時
，
曹
聚
仁
是
有
名
的
戰
地
記
者
。
一
天
深

夜
，
他
來
到
皖
南
一
個
小
鎮
，
急
需
一
床
安
睡
。
但

鎮
上
沒
有
旅
館
，
惟
有
在
一
家
飯
舖
樓
上
一
房
間
，
與
人
搭

鋪
。
後
來
，
他
這
麼
描
述
：

﹁
房
中
有
兩
張
床
，
右
邊
那
張
床
，
住

中
年
婦
人
，
帶

一
個
十
六
歲
少
女⋯

⋯

我
走
得
很
疲
乏
，
吃
了
晚
飯
便
睡

了
。
哪
知
到
了
半
夜
，
那
婦
人
一
定
要
她
女
兒
睡
到
我
的
床

上
。
那
少
女
一
聲
不
響
，
真
的
睡
到
我
的
身
邊
來
了
，
也
就
糊

裡
糊
塗
成
其
好
事
了
。
﹂

哈
哈
！
曹
聚
仁
的
確
非
柳
下
惠
也
。
後
來
才
知
這
對
母
女
欠

下
飯
舖
的
錢
，
走
投
無
路
，
才
迫
出
此
下
策
。
曹
聚
仁
代
清
了

欠
數
，
還
僱
了
輛
獨
輪
車
供
上
路
，
另
送
了
她
們
十
塊
錢
，
母

女
謝
了
又
謝
，
當
他
是
恩
人
。
故
事
還
未
完
，
臨
別
時
，
那
母

親
暗
中
塞
給
他
一
方
手
帕
：
原
來
是
沾
了
猩
紅
血
跡
的
白
手

帕
，
曹
聚
仁
立
知
是
甚
麼
一
回
事
。
他
後
來
回
憶
說
：

﹁
希
望
讀
者
不
必
用
道
學
家
的
尺
度
來
衡
量
這
一
類
課
題
；

在
戰
時
，
道
德
是
放
了
假
的
。
﹂

好
個
﹁
道
德
放
了
假
﹂
！
但
有
多
少
人
如
曹
聚
仁
那
麼
坦
坦

白
白
直
道
出
來
？

劉
仰
東
編
寫
這
類
軼
事
，
素
材
多
取
自
回
憶
錄
、
日
記
、
書

信
等
原
始
資
料
，
是
有
根
有
據
而
非
瞎
騙
出
來
。
如
在
﹁
飲
食
﹂

一
節
裡
，
他
寫
魯
迅
與
學
生
王
森
然
，
在
北
京
街
頭
與
拉
車
賣

報
者
之
流
為
伍
，
泰
然
而
坐
在
磚
頭
上
，
據
長
案
大
嚼
。
魯
迅

還
說
那
些
﹁
蕎
麥
條
子
﹂
美
味
無
窮
，
﹁
皇
帝
老
子
﹂
未
必
享

受
過
。

又
如
在
﹁
癖
好
﹂
裡
，
指
周
作
人
要
﹁
破
悶
﹂，
就
看
書
，
絕

不
似
乃
兄
魯
迅
勁
抽
香
煙
。
林
語
堂
則
嘴
不
離
煙
斗
，
並
為
文

大
談
吸
煙
之
美
妙
，
﹁
飯
後
一
支
煙
，
賽
過
活
神
仙
﹂，
就
是
他

的
名
言
傑
作
，
一
直
流
傳
到
今
。

此
書
所
記
逸
事
，
短
短
一
則
，
多
矣
眾
矣
，
閒
時
讀
一
兩

段
，
可
消
長
夜
永
晝
，
實
是
﹁
破
悶
﹂
好
書
。
不
過
，
劉
仰
東

在

自

序

中

說
：
﹁
民
國

歷
史
很
短
，

只
有
三
十
八

年
﹂，
這
話
卻

值
得
商
榷
，

民

國

並

未

亡
，
如
何
說

是
﹁
只
有
三

十
八
年
﹂
？

「世說新語」式的書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河
南
省
漯
河
市
有
一
個
號
稱
共

產
主
義
新
村
的
南
街
村
，
我
在

五
、
六
年
前
來
過
。
這
一
次
重

遊
，
仍
然
是
高
掛
馬
恩
列
斯
的
大

肖
像
︵
斯
大
林
的
肖
像
在
北
京
某

地
已
經
絕
跡
︶，
仍
然
有
毛
澤
東
揮
手
的

大
塑
像
，
並
有
兩
位
疑
似
解
放
軍
的
人

員
站
崗
。
村
內
的
各
類
工
廠
也
似
有
所

發
展
，
也
許
還
開
拓
了
旅
遊
事
業
，
村

前
有
一
排
排
的
觀
光
電
瓶
車
。

村
黨
委
書
記
仍
是
王
宏
斌
，
他
已
經

擔
任
了
三
十
多
年
的
黨
委
書
記
，
從
二

十
多
歲
幹
到
今
年
六
十
一
歲
。
不
過
官

升
兩
級
，
更
升
任
漯
河
市
人
大
副
主

任
、
臨
潁
縣
委
副
書
記
，
應
屬
副
廳
級

幹
部
。

他
的
匯
報
仍
是
滔
滔
不
絕
，
對
數
字

如
數
家
珍
。
這
個
三
千
多
人
口
的
村

落
，
有
五
百
名
黨
員
，
設
立
二
十
三
個
支
部
。
雖
然

有
一
千
畝
耕
地
，
但
實
際
上
是
以
工
業
為
主
。
南
街

村
︵
集
團
︶
有
限
公
司
是
國
家
大
型
一
級
企
業
，
轄

有
二
十
六
家
公
司
，
其
中
還
有
五
家
是
中
外
合
資

的
。
擁
有
一
萬
一
千
多
名
職
工
，
產
值
十
四
億
，
利

稅
六
千
九
百
萬
。

所
謂
共
產
主
義
，
就
是
有
十
四
項
包
括
住
房
、
醫

療
、
就
業
以
至
供
應
蛋
肉
麵
等
主
副
食
的
福
利
。
每

人
每
年
享
受
到
的
福
利
約
七
千
元
。

至
於
幹
部
，
王
宏
斌
提
倡
吃
苦
在
前
，
工
資
一
律

訂
為
二
百
五
十
元
，
多
年
不
動
，
王
宏
斌
絕
不
例

外
。
每
年
夏
忙
，
他
開

第
一
號
收
割
機
開
鐮
，
他

的
妻
子
也
在
洗
衣
房
當
洗
衣
工
。

南
街
村
很
重
視
對
外
宣
傳
，
這
一
次
我
們
收
到
的

宣
傳
品
便
有
兩
大
本
的
︽
南
街
之
路
︾、
︽
解
讀
南

街
村
︾
和
刊
物
︽
南
街
村
︾，
另
有
影
碟
：
︽
黨
委

書
記
王
宏
斌
匯
報
材
料
︾、
︽
紅
色
南
街
村
︾，
還
有

一
本
王
宏
斌
在
﹁
中
西
部
地
區
基
層
幹
部
研
討
班
﹂

上
的
發
言
。

很
可
惜
，
我
們
只
乘
電
瓶
車
轉
了
一
轉
，
一
家

企
業
都
沒
有
看
，
一
家
住
戶
都
沒
有
參
觀
，
一
位

村
民
都
沒
有
接
觸
，
便
得
赴
王
宏
斌
為
我
們
設
的

午
宴
。

我
向
王
宏
斌
說
，
大
約
六
年
前
來
過
，
他
知
道
我

今
年
已
經
八
十
六
歲
，
希
望
我
三
年
後
再
去
。
就
是

說
，
在
慶
祝
九
十
壽
辰
之
前
再
訪
，
好
極
了
！

重訪南街村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遊
罷
大
步
危
、
小
步
危
、
西
祖
谷
，
定

期
觀
光
巴
士
送
回
阿
波
池
田
鐵
路
站
，
剛

好
趕
上
直
通
高
知
市
的
火
車
，
急
不
及
待

的
趕
赴
日
本
國
父

本
龍
馬
的
故
鄉
！

高
知
市
是
高
知
縣
︵
即
古
時
的
土
佐
國
︶

的
中
心
，
因
原
本
是
高
知
城
的
城
下
町
︵
城
堡

城
市
︶
而
發
展
起
來
。
日
本
人
熟
知
高
知
，
是

因
為
這
裡
是
十
九
世
紀
政
治
家

本
龍
馬
的
誕

生
和
成
長
的
地
方
。
市
內
有

本
龍
馬
的
雕
像

和
紀
念
館
等
多
處
與
龍
馬
有
關
的
景
點
，
其
中

立
於
桂
濱
的
龍
馬
銅
像
，
被
視
為
高
知
市
的
城

市
標
記
，
遊
覽
高
知
的
旅
客
必
定
到
來
朝
聖
！

除
了

本
龍
馬
，
遊
客
要
一
遊
的
，
當
然
還

有
高
知
城
和
日
曜
市
，
否
則
又
怎
可
說
已
到
高

知
？高

知
城
於
一
六
○
一
年
由
土
佐
藩
第
一
代
藩

主
山
內
一
豐
建
造
，
耗
時
十
年
時
間
才
建
成
了

整
個
城
郭
。
城
郭
於
十
八
世
紀
初
曾
經
歷
火
劫
，
跡
近
全

毀
，
至
一
七
五
三
年
才
又
重
建
成
創
建
當
時
的
模
樣
。
時

至
今
日
，
高
知
城
是
國
內
擁
有
江
戶
時
代
前
興
建
的
天
守

閣
的
十
二
城
之
一
，
歷
史
價
值
甚
高
。
高
知
城
周
邊
還
建

有
高
知
公
園
︵
內
有
紀
念
山
內
一
豐
及
其
妻
的
雕
像
、
和

介
紹
與
高
知
縣
有
淵
源
的
文
學
家
的
縣
立
文
學
館
，
兩
者

皆
值
得
一
遊
︶。

登
上
高
知
城
，
終
於
得
遇
此
趟
日
本
四
國
遊
的
第
一
片

櫻
花
海
。
天
守
閣
下
的
庭
園
，
櫻
林
遍
開
，
桃
紅
的
、
粉

紅
的
、
淡
白
的
、
五
單
瓣
的
、
八
重
的⋯

⋯

看
得
人
心
花

怒
放
！
高
知
市
民
、
外
來
遊
客
三
五
成
群
，
或
坐
或
臥
在

櫻
花
樹
下
，
賞
花
談
心
、
品
嚐
自
家
炮
製
的
美
食
或
外
購

的
精
緻
便
當
，
心
血
來
潮
下
，
我
也
參
與
其
中
，
在
櫻
樹

下
的
石
階
，
享
用
剛
才
在
擁
有
三
百
年
以
上
歷
史
的
日
曜

市
買
來
的
鯖
魚
壽
司
，
此
情
此
景
，
真
有
點
令
人
不
知
人

間
何
世
！

櫻花樹下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書
經
︾
所
指
﹁
長
壽
、
富
貴
、

康
寧
、
好
德
、
善
終
﹂
乃
﹁
五
福
﹂

是
也
。
人
生
匆
匆
在
世
不
及
百
歲
，

如
此
修
德
五
福
，
真
是
不
知
幾
生
修

到
者
也
。
很
多
時
會
被
七
情
六
慾
纏

身
所
累
，
總
有
遺
憾
事
。
儘
管
腰
纏
萬

貫
，
富
貴
榮
華
，
然
而
，
輕
嘆
與
﹁
五
福
﹂

擦
身
而
過
亦
有
之
。

已
故
華
懋
集
團
主
席
龔
如
心
遺
下
千
億

家
產
，
雖
有
遺
囑
但
卻
因
發
生
爭
產
案
而

釀
世
紀
官
司
舉
世
震
撼
。
最
後
爭
產
案
官

司
塵
埃
落
定
，
遺
憾
的
是
近
日
又
見
律
政

司
入
稟
詮
釋
龔
如
心
遺
囑
尋
求
法
庭
指

引
。
看
來
遺
產
繼
承
手
續
﹁
有
排
搞
﹂

了
。今

年
四
月
三
日
是
龔
如
心
逝
世
五
周

年
，
蒙
龔
如
心
令
妹
龔
中
心
贈
我
一
本

書
，
中
心
是
華
懋
集
團
執
行
董
事
兼
市
場
部
總
監
，

她
和
家
人
仁
心
和
因
心
，
為
紀
念
古
道
熱
腸
的
姐
姐

離
開
五
周
年
，
為
姐
姐
出
版
一
本
十
分
有
價
值
的
紀

念
冊—

︽
如
心
如
馨
繼
芳
塵
︾。
龔
中
心
稱
：
﹁
圖

文
並
茂
把
姐
姐
生
平
足
跡
剪
影
公
開
，
並
請
來
姐
姐

好
友
名
人
、
企
業
家
撰
文
追
思
。
我
知
妳
是
姐
姐
好

友
之
一
，
特
將
剛
出
版
的
紀
念
冊
送
給
妳
。
﹂

我
珍
而
重
之
立
即
翻
閱
，
前
塵
往
事
，
點
點
滴
滴

湧
心
頭
。
那
些
年
，
在
上
海
、
在
香
港
、
在
北
京
偶

爾
會
遇
上
頭
紮
孖
辮
，
身
穿
牛
仔
衫
褲
的
女
子
，
這

位
如
鄰
家
小
孩
打
扮
的
女
子
，
誰
也
想
不
到
那
就
是

跨
國
大
富
豪
女
強
人
龔
如
心
。
與
她
也
說
得
上
有
緣

吧
，
曾
多
次
在
航
機
上
與
她
毗
鄰
而
座
，
數
小
時
航

程
我
們
有
說
不
盡
的
話
題
，
她
坦
然
為
了
省
錢
省
時

間
自
我
梳
洗
頭
髮
，
亦
因
為
方
便
紮
﹁
馬
尾
﹂
哩
。

閒
聊
過
後
見
她
從
她
的
大
包
包
拿
出
文
件
來
，
嘩
，

她
抓
緊
一
分
一
秒
在
工
作
。
︽
如
心
如
馨
繼
芳
塵
︾

有
董
建
華
先
生
大
作—

我
眼
中
的
龔
如
心
。
董
建
華

眼
中
的
她
是
一
個
非
常
令
人
欽
佩
的
人
，
她
百
折
不

撓
，
以
一
己
之
力
，
將
華
懋
做
成
一
個
非
常
成
功
的

企
業
。
她
熱
心
公
益
，
一
直
以
來
默
默
地
捐
助
慈
善

事
業
，
最
後
將
所
有
財
產
都
回
報
社
會
，
回
報
國

家
，
難
能
可
貴
。
我
們
會
永
遠
懷
念
她
。
是
的
，
當

你
走
過
荃
灣
，
看
到
高
入
雲
霄
的
如
心
廣
場
時
，
你

必
會
想
起
這
位
女
企
業
家
。
祝
願
她
將
所
有
財
產
回

報
社
會
的
願
望
實
現
。

追憶龔如心
思　旋

思旋
天地

與
食
肆
老
闆
楊
太
共
享
她
的

招
牌
擔
擔
麵
，
閒
談
中
分
享
了

一
個
動
人
的
故
事
。
話
說
九
年

前
，
公
司
接
到
一
位
秘
書
小
姐

的
電
話
，
邀
請
食
肆
破
例
做
一

次
到
會
，
楊
太
婉
拒
了
，
三
天
內
秘

書
小
姐
不
斷
苦
苦
要
求
，
楊
太
終
被

打
動
。

晚
餐
準
備
妥
當
，
男
主
人
走
到
廚

房
，
流
露
感
激
之
情
：
﹁
多
謝
妳
願

意
前
來
到
會
，
太
太
喜
歡
吃
貴
店
的

菜
，
她
不
方
便
外
出
，
下
星
期
開
始

化
療⋯

⋯

﹂
登
時
，
楊
太
被
先
生
的

真
情
感
動
，
如
果
早
知
原
因
她
第
一

時
間
便
會
答
應
。

故
事
的
女
主
角
正
是
今
天
﹁
香
港

乳
癌
基
金
會
﹂
主
席
霍
建
寧
夫
人
霍

何
綺
華
女
士
，
霍
太
很
隨
和
很
樂
天
，
是
虔
誠

佛
教
徒
，
愛
運
動
和
素
食
，
怎
麼
乳
癌
會
於
○

三
年
發
生
在
她
身
上
？
她
奉
勸
所
有
病
患
者
不

要
再
花
時
間
去
查
察
發
生
甚
麼
事
，
埋
怨
為
何

上
天
選
中
自
己
，
爭
取
時
間
去
醫
治
罷
！

霍
太
深
刻
記
得
醫
生
告
知
確
診
的
一
刻
，
全

世
界
停
頓
了
，
只
聽
到
自
己
的
呼
吸
聲
，
非
常

難
受
。
後
來
得
到
好
朋
友
乳
癌
聖
手
張
淑
儀
醫

生
的
介
紹
，
認
識
了
香
港
郵
政
前
副
署
長
蔡

太
，
她
是
過
來
人
，
細
心
地
解
釋
化
療
期
間
發

生
的
種
種
，
例
如
整
天
都
會
感
覺
很
寒
冷
，
睡

覺
要
戴
上
帽
子
，
脾
氣
會
較
暴
躁
，
要
多
喝
滋

潤
湯
水⋯

⋯

就
是
這
樣
，
霍
太
放
開
懷
抱
去
迎

接
﹁
四
針
﹂
的
考
驗
，
順
利
過
關
。

故
此
，
霍
太
催
促
基
金
會
一
定
要
設
立
過
來

人
支
援
小
組
，
醫
生
醫
病
，
小
組
醫
心
靈
。
一

年
前
，
更
開
設
了
乳
健
中
心
，
方
便
婦
女
接
受

檢
查
，
環
境
欠
佳
者
費
用
全
免
。
一
年
間
五
千

多
位
婦
女
受
檢
，
其
中
七
十
多
位
確
診
了
，

﹁
及
早
發
現
、
可
以
復
元
﹂。

四
十
歲
後
進
入
乳
癌
高
危
期
，
母
親
的
健
康

就
是
全
家
的
幸
福
，
霍
太
呼
籲
：
﹁
趁
母
親

節
，
送
一
份
破
格
實
用
的
禮
物
給
媽
媽
，
為
她

報
名
接
受
乳
檢
。
﹂
乳
健
中
心
熱
線
：

31407333

，
祝
母
親
節
快
樂
！

特別的母親節禮物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今年的春天格外陰冷，將漫長的冬季拚命延
伸，孩子們嬌嫩而脆弱的肌體適應不了。因此，
兒科住院部人滿為患，連走廊裡都睡滿了患兒。
「加床」遍地，支架林立，人頭攢動⋯⋯這裡不僅
是小皇帝小公主的治療中心，同時也是一個情感
交流中心、信息發佈中心。
那些肩負神聖護理職責的爺爺奶奶們，一邊盯
打點滴的吊袋，一邊就在那裡聊開了。這些平

時挺孤獨很寂寞，一天難得講三兩句話的老頭老
太太，好不容易逮 這麼一個機會，話匣子一旦
打開，誰肯半途而廢？留給人們的印象無不大有
「一吐方休」之態。世風環境，工資物價，食品蔬
菜，醫療教育，住房養老⋯⋯無所不談。人們撫
今追昔，感慨萬千！
不過，聊得最多的，還是他們最引為驕傲的小

把戲：
「淘氣啊，從幼兒園一回來就騎到他爺爺頭

上。老是把你這些人纏 ，一不趕（追）他的
爹，二不趕他的媽⋯⋯」
「都是跟爺爺奶奶最親⋯⋯」
「是的是的，不曉得是點麼板眼，隔代人格外

不同樣。自己的兒女，那時苕（糊塗）些，二了
的（無所謂），一點都不曉得心疼他們。」
一個很微妙的現象悄然凸現：這裡的情形與產

房門口剛好相反。產房門口，誰家的媳婦若是生
了孫子，那老太太一定歡天喜地，臉上樂開了
花，嗓門高，調子高，手舞足蹈的，反之，如果
產下的是孫女，則神色黯然，一聲不吭，甚至頭
低三尺，拂袖而去；而這裡，陪伴孫子的老太太
們那份自豪雖也溢於言表，但大多卻把恭維送給
護理孫女的老人或者女童的父母：
「原先說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現在呀，

還真是不一樣，養個丫頭還好些，起碼將來不用
愁房子，不愁對象⋯⋯」

「呵呵，你家不知道哇？一家養女百家求呀，
您就等 享福吧！」
「你看吧，現在到處都是『和尚』，將來呀，會

為搶媳婦打架的！」
抬眼看去，住院的「和尚」的確明顯偏多。那

麼，人們的議論是與時俱進，思想昇華，還是刻
意寬心，矯情作秀？是認識深化，鞭辟入裡，還
是誇大其詞，危言聳聽？一時不及細想，但這些
議論卻讓守在病床邊的我不覺有點失笑，不由想
起少年時代的相關往事。
那時，故鄉不論誰家生了女孩，鄉親們也總愛

用「一家養女百家求」來寬慰事主，久而久之，
我便覺得那不過是一句場面話，一句陳詞濫調。
因為道理是明擺 的，誰會因為「一家養女百家
求」而樂於生女孩呢？沒有人會樂不可支的。一
位小腳村母就曾這樣教導過我：「十個紅花女，
不抵一個癩痢兒」。我無法反駁老人家的「奇談怪
論」，因為按照男權社會的遊戲規則，別說是十個
「紅花女」，便是一百個「紅花女」又能怎麼樣？
一旦長大，還不是一個個都嫁作了他人婦？誰能
留在娘家侍奉雙親，為之耕田種地，擔水劈柴，
支撐門戶，養老送終？望家鄉山高路遠，「把骨
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
懸念⋯⋯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
牽連。」一曲遠嫁悲歌，曾令多少人有過淚流滿
面！
農耕時代雖說漸行漸遠，但農耕文化卻留了下

來，胎生於農耕時代的男權社會根深蒂固。無論
社會現實，還是思想觀念，人們的重男輕女並沒
有多少改觀。儘管「一家養女百家求」是個不爭
的事實，甚至還可以說是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可
存在決定意識，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在經濟利
益的驅動下，在殘酷現實的刺激下，人們依然熱
衷於生男。君不見那一陣陣震耳欲聾的鞭炮聲，

那一張張眉開眼笑的面孔，那抑制不住的心花怒
放，那一聲聲高調誇張的恭喜祝賀？那便是最好
的註腳！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國策」計生。現在人們都

知道了，它和很多利器一樣，其實也是一柄雙刃
劍。在這柄雙刃劍的巨大推力下，三十多年來我
國少生了數億人口，為國家的人口壓力減了負，
但同時其負面效應也日漸顯現，其中之一便是
「要兒」的觀念被進一步強化：出於國情考慮，我
國農村有很多地方在政策上作出規定，頭胎是男
孩的，不得生二胎，反之，頭胎是女孩的，則允
許生第二胎。這種「要兒」的政策導向，也潛移
默化悄然影響 城市。如今，即使是在養老、醫
療等保障相對比農村要完善得多的城市，也有很
多青年人刻意把婚期定在12月12日，為的就是取
「 二 二」的諧音，強烈表示他們「要兒要
兒」。
從思想觀念到方法手段，人們在出生人口的性

別上可謂費盡心機，人口性別比例失調也因此日
趨加劇。有媒體披露，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顯示，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7，個別省份超過
130，農村失調程度更為嚴重。有專家預計，到
2020年，20歲－45歲的適婚男性將比女性多3000
萬人左右。專家們斷言，這種失調如果得不到扭
轉，屆時我國將有數千萬大齡男青年找不到配
偶。有鑒於社會婚配現象的異常複雜，我雖不敢
完全苟同這個結論，但女性人數缺口巨大無疑將
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面對人口性別嚴重不
對稱的嚴峻形勢，到時恐怕就不是什麼「一家養
女百家求」了，而將是駭人聽聞的千家求，萬家
求了！
與此同時，一些嚴重影響社會秩序的問題，諸

如買賣婚姻、拐賣人口、性犯罪等現象有可能進
一步滋生。其次，當社會有一大批適婚人口游離
於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時，婚外戀、婚外性關
係的現象很可能加劇。
沒有想到，「一家養女百家求」，原本只是一個

自然的社會現象，可眼下卻演變成為一個人為的

社會問題。這種近乎本質的嬗變，無論對人類社
會還是中華民族而言，其後果都將十分嚴重，我
們沒有任何理由掉以輕心。
寫到這裡，我想起幾年前發生在身邊的兩則

「老妻少夫」新聞。一個是武昌解放路有位很帥的
小伙，家裡條件也不差，卻鬼迷心竅「對內挖
潛」，不顧父母的堅決反對，執意將一個年逾古
稀，足以當其祖母的老太太娶回家做妻子，一時
間輿論大嘩，街談巷議令其家人無地自容。無獨
有偶，筆者單位院子裡有位而立之年的男子，濃
眉大眼，風度翩翩，各方面條件也都很是不錯，
卻在婚配上另闢蹊徑，朝「外向型」發展，將一
名白髮蒼蒼，走路顫顫巍巍，行將就木的美國老
孀婦迎娶進門，隨後雙雙飛赴夏威夷「度蜜月」。
不用說，知情者無不為之側目，所幸當事人父母
雙亡，要不然，誰也說不清將會發生什麼。
這兩則不倫之戀，畸形之娶的新聞，雖然發生

在前幾年，但從文化、道德及性心理的角度去
看，很難說它們不是十幾二十年後發生「女人荒」
時人們婚配的前奏曲和「熱身賽」。借用一句時髦
話說，這種「行為藝術」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其
實它已將輿論鋪墊，精神準備，思想發動都給收
拾停當了。正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矣！
當人們悲哀地發現女性越來越少，供不應求時，
當大家飢不擇食，別無選擇時，那些個倒霉的
「和尚」也許不得不考慮，是不是「修舊利廢」，
將古稀老嫗再次用花轎抬入洞房？

一家養女百家求

■
這
是
一
部
可
以
﹁
破
悶
﹂
之
書
，
閑
時

翻
閱
，
賞
心
樂
事
。

作
者
提
供
圖
片

■
男
女
比
例
失
衡
。

網
上
圖
片


